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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的衰退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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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

摘　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地理环境的制

约，藏传佛教的影响，长期与周围藏族往来等原因，蒙古族自身原有的传统民族文化发生改变，许多表层文化现象

如服饰、饮食、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已基本与当地藏族相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地政府和蒙古族群众开始蒙古语

教育复兴工作，试图通过制度化的教育有效传承蒙古族文化，然而这一工作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却暴露出诸多问

题，蒙古语的学习陷入困境。本文以此为案例，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河南蒙古语教育发展状况作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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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族群文化的载体，是人类传达感情、交流思想的

工具。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

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

统”的经典性定义，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作为一种文化象征

符号，语言表达和反映了文化所承载的内容。语言不是一成

不变的，在不同族际的交往互动中，语言的相互采借和影响

在所难免，透过一个民族语言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了解其

社会历史及文化发展的轨迹。影响语言的因素包括政治、经

济的制约，民族关系的远近，文化的强弱，人口的多少等。青

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由于政

治、经济、宗教等因素的影响，逐渐丢失了自己的语言文字，

而将藏语文作为了日常交流和文化传承的工具。

一、河南县蒙古语的变化原因

河南县蒙古族先民在初入河南地区仍使用本民族语言

文字，后逐步开始使用藏语文，使用的藏语夹杂有蒙语词汇

的痕迹，具有不同于其它藏语的地方特色，反映了蒙藏语言

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历史轨迹。“语言本身的变化具有缓慢

性的特点，而语言使用的变化同样也具有这个特点。就多数

情况而言，一个语言集体要普遍地兼用另一个民族的语言，

必须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都要逐步地经历从少到多、从局

部到整体的演变。”［１］

河南县蒙古族何时停用蒙古文转而习用藏文，因无史料

记载已无法确切查考。“据藏文史料和清史档案记载，宣统

二年（１９１０年），河南亲王呈报清廷的一份人口统计报表仍为

正楷蒙文书写。据此可确定，河南蒙古至早当在１７４５年前

就开始使用藏文藏语，至迟当在１９１０年时官方文书还在使

用蒙文”［２］。河南蒙古在进驻青海河曲地区后，为了适应当

地的生存环境，巩固自身实力，积极与周边占文化优势的藏

族接触，一直倡导以藏文教育为主。早在乾隆年间（１７４５年）

左右，河南二世亲王旺舒克就从西藏请了一百多位藏文学

者，从事王府文职和藏文教学，组织蒙古族青年学习藏语文，

编写黄河南蒙古广本史书《先祖传记珍珠璎珞》的瓦噶才让，

就是当时培养出来的藏文秘书。受河南六世亲王达锡旺扎

勒委托，编写黄河南蒙古中本史书《先祖言教》的仲优·昂青

嘉布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河南亲王府秘书，前首旗斯柔琼哇

仲优村人，即今河南县优干宁镇多特牧委会第三、四、五牧业

合作社人。该村原属塔吾囊部落，他们的家族称为仲优（秘

书）部落，历代亲王秘书就从这里选拔。亲王旺舒克还从西

藏请来了藏医药师益希桑布，创建了拉卜楞寺医药学院，益

希桑布在青海蒙古各旗收徒授医，其中蒙古族弟子墨尔根尔

木齐成就卓著。从亲王旺舒克开始，亲王府一直聘用蒙文和

藏文秘书，到民国初年，蒙文秘书改为汉文秘书，藏文秘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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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保留到十世亲王扎西才让。十世女亲王扎西才让是“不识

蒙文，也不会讲蒙古话，却谙藏文”，可见那个时候河南蒙古

族已经普遍使用藏语文，蒙文只在官方文书中使用。

河南蒙古上层人士从未设立过学习蒙文的机构，也未派

送当地蒙古族去其它蒙古族地区学习蒙古语文。为什么没

有设立学习蒙文的机构，或者采取蒙藏语文兼学的措施，在

史料中没有相关记载。河南县早期的教育主要是寺院教育，

寺院教育以藏文藏经为主。藏语作为宗教语言，传播着佛教

的真理，这也是众多蒙古族信徒学习藏语的根本动力。历代

河南蒙古亲王郡王都重视选送本民族青少年入寺为僧学习

藏语藏文，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年）亲王旺舒克就选派５０名蒙

古族青年入寺为僧，入寺为僧必须学习藏经藏文，众多僧侣

又必然对藏语文的学习和运用起到推动作用。在藏语文得

以大力推广的同时，蒙古语文的使用必然受到影响。

盟旗制度是清朝对蒙古部落分而治之的一个主要方针。

罗布藏丹津反清事件后，清廷依据《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

对青海地方建置进行调整，青海蒙古被编为２９旗，河南蒙古

编为４旗，各旗只能在指定的牧地放牧，不得越界放牧或迁

徙，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使蒙古各部居于狭小的地域内，限

制其势力的扩大，蒙古各部难以形成整体。河南四旗又被藏

族包围，河南蒙古族逐渐失去与其它地区蒙古族的联系，形

成“文化孤岛”，完全浸润在藏文化的包围中，这样一种状况

更加剧了河南县蒙古族语言文字的变化过程。

二、河南县蒙古语的现状

（一）语言变化

河南县蒙古族在清朝实行“盟旗制度”后，逐渐失去与其

它地区蒙古族的联系，丧失与其它蒙古方言交流的机会，原

有的蒙古语变化缓慢，因此在河南县的蒙古语中保留有部分

古词汇，是研究蒙古语历史变化的活化石。现在河南县的蒙

古族绝大多数已完全不通晓蒙文，仅有极少数老人懂一些蒙

语。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一次统计，河南县当前能够使用蒙

古语的约有５００人左右，能够听懂蒙古语的约有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１０％。［３］

河南县所用的蒙古文为传统蒙文即胡图木文，柯生乡和

赛尔龙乡是河南县蒙语基础保留比较好的两个乡，现在仍有

一些老年人会说蒙语。柯生乡位于县城南边７５公里的地

方，柯生蒙古语意为肚脐，引申为中心、枢纽。柯生乡辖柯

生、毛曲、次汉苏、尖克４个牧委会，居民几乎为蒙古族。他

们说的蒙语含有很多古代蒙古语词汇，和现代蒙古语交流起

来有障碍，有的词汇几乎听不懂。但也有极少数的蒙古人可

以说标准的蒙古语，２００８年８月在柯生乡香扎寺笔者采访了

８３岁的喇嘛格勒海，老人可以说现代标准的青海蒙古语，是

当地蒙语说的最好的。格勒海老人６岁出家，５４岁来到香扎

寺，曾去过拉卜楞寺和布达拉宫学习，家里有一个姐姐、一个

妹妹和一个弟弟，都是牧民，都会说蒙语。格勒海老人的记

忆里，小的时候父母只会说蒙语，寺里的蒙古小阿卡也只会

说蒙语不会说藏语，在寺院里，活佛用藏语问，自己只能听了

翻译后用蒙语回答，后来在寺里学经，慢慢学会了藏语。赛

尔龙乡位于县境东部，距离优干宁镇６４公里，辖赛尔龙、兰

龙、尕克、尖克、尕欠５个牧委会。在赛尔龙笔者随机采访了

几位会说蒙语的老年牧民，尕布藏是１９４０年出生，父母都会

说蒙语，兄弟们也会说。尕布藏有５个孩子，女儿上过蒙语

学校，会说蒙语，女婿也会说。东周１９３４年出生，有兄弟６
个，都会说蒙语，东周的６个孩子，会说一点蒙语。

当地人认为，宁木特乡是河南亲王府所在地，当年河南

亲王带头学习藏语文，离亲王府较远的柯生和赛尔龙，因为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波及的程度不深，所以保留的蒙古语比

较多。也有的被采访人认为，河南蒙古族的语言变化主要是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解放后，当时县上的政策是学校以藏语文

授课为主，没有蒙古语的教学，一些原本不大会说藏语的学

生进入学校后很快掌握了藏语。

（二）名称变化

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其中包含了深刻的民族

文化内涵。不同语言的命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

的社会、历史、思想等的发展状况。民族区域内的地名，一般

总是由当地的居民语言命名，从地名的变化可以看出历史上

不同民族迁徙交往的情况和文化的变迁历程。河南县地名

现在大多数是藏语，但是仍然保留有一些以蒙古语或蒙藏混

合语命名的地名。

保留蒙语的山名有：吉岗山（意为石膏山）、夏宗山（碗形

山窝）、恰如沃什宰峰（玉柱山巅）、开托洛乎山（美神山）等。

蒙藏混合语的山名有：西倾山主峰穆尔藏阿米山，是民

间崇敬的神山。“穆尔藏”为蒙语，即秃顶山，“阿米”是藏语

意为老爷，因山顶植被稀少像秃顶的老人，故而得名。李恰

如山，“李”为藏语，意为龙、龙主，“恰如”为蒙语，意为酥油

桶。哇胡扎玛日山，“哇胡”是蒙语柽柳之意，“扎玛”是藏语

红石山。参美纳尔宗山，“参美”是蒙语，意为“套马索”，“纳

尔宗”是藏语意为“石羊很多”。

其余大多为藏语山名，如达尔玦乎山（神幡）、代尔龙喀

山（藏宝山）、赛尔旦山（金山）、额米尼日杂山（鹿群山）等。

河流中至今保留的蒙古语名有：雪朵河（藏羊羊尾河）、

阿尔旦木盖河（两山之间的河）、参美河（套绳河）、霍陀沃尔

河（陷坑河）、哇吾河（富贵河）、夏拉滩河（戈壁滩河）、次汉苏

河（白净腋窝河）、乌尔哈斯河（柽柳河）、延巴河（红岩河）。

蒙藏混合的河流名有：沃乎德河（大鹿河）、毛曲且河（大猴子

河）、毛曲琼河（小猴子河）、代富桑河（鞍遢河）。藏语河流名

有泽曲河（源于山巅之河）、智后茂河（红岩沟中之河）、赛尔

龙河（黄金河）、宁木特河（向阳河）等。

滩地名保留的蒙古语有夏拉滩（戈壁滩）、代富桑滩（鞍遢

滩）、纳仁协柔滩（狭长的沼泽滩）、察罕阿尔盖滩（白土坎滩）、

章托赫滩（象畜胸部）、哇哈郭勒滩（小河曲）、鲁沙尔滩（养骡

场）、纳仁霍厥滩（狭长盐碱滩）、哇洛赫滩（喉结）。蒙藏语混

合的滩名有克其赫滩（商道滩）、农木切纳滩（圣僧沼泽滩）、优

干宁滩（汉人向阳坡）、克布台纳滩（卧马形沼泽）等。

丘陵名保留的蒙语有候让丘陵（马头琴丘陵）、夏吾特丘

陵（黑泥河丘陵），蒙藏语混合的有哈达休玛丘陵（下清石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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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

沟壑名保留的蒙语有夏日沃勒夏拉尖沟（黑色鹿茸沟）、
豁陀沃尔沟（陷坑沟）、纳克德沟（洞穴沟）等。蒙藏语混合的

有兰木措霍达斯沟（肩胛骨状仙女湖）等。［４］

表１：河南县地名蒙藏语使用情况

语 言

地 名

蒙语 蒙藏语 藏语

山名 ４　 ６　 ２６

水名 ９　 ５　 ２７

滩名 １０　 ６　 １４

丘陵名 ２　 １　 ７

沟壑名 １５　 ６　 ２５

共计 ４４　 ２４　 ９９

　　　资料来源：根据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方志编委会：《河南县志》（上），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２１２－２４９页资料整理。

　　从上表看出，藏语地名占比例最高，蒙语地名其次，蒙藏

语混合的地名最少。在后来的历史变迁中，河南县一些地名

逐渐改为藏语，对于地名的改变，当地一些蒙古族表示，不应

该随意改动，过去的地名代表历史，地名的变动容易让后来

的人对历史产生误解。

地名因为沿袭已久和历史积淀的关系，通常不易改变，

人名则易受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河南县地名中虽然保留

有蒙古语，但当地蒙古族的姓名已经完全使用藏族名字，如

公保才旦、拉旦才让、才让南杰、扎西尖措、曲青措等。“姓名

是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它作为专名的一部分与族群的社

会、历史、文化联系密切，同语言的其它方面也存在系统关

系。……族群的文化特点决定着姓名形式的特点。……任

何族群姓名都必须借助一定的族群语言形式；一旦人们选定

某些语言形式，它们就获得一种传承性，不能被轻易改变或

者放弃。在社会交际中，这些被选定的语言形式被嵌入相应

的文化系统中，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随着文化的复制、演变

而得到相应的复制、演变，成为社会交际体系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５］名称作为符号可以体现一个民族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河南县蒙古族姓名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受藏文化

影响程度之深。

三、河南县蒙古语教育的复兴努力

因为河南县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各学校民族语文一直

以藏文为主，作为蒙古族自治县，是否重新学习蒙古文一直

是大家所关注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河南县从内蒙古聘请三

位蒙文教师到河南县任教，最终因饮食、生活环境的不适，未

能继续任教，蒙文教育就此中断，８０年代在各方的努力下，又

逐步恢复蒙古语的学习。

根据历届人代会开展蒙古语文教育的提案，１９８５年在蒙

古语基础较好的柯生乡创办了建县后第一所蒙古语文五年

制小学，１９８９年在赛尔龙乡开办寄宿小学蒙古语文授课班。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实施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自治条例》规定

“在蒙古族群众中逐步恢复和推广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有

条件的乡寄宿小学开办蒙古语文教学班，积极筹建以蒙古语

文教学的民族中学。”此后蒙文班规模逐年扩大。１９９０年办

起蒙文小学２所，在县民族中学设立蒙文初中班１个，共有

蒙文教师２３名，在校学生１９９名，其中蒙文小学学生１７８
名，初中生２１名。除开设蒙文主课外，还分别开设了数学、

物理、化学、政治、汉语等课程。１９９３年首届蒙文初中班毕业

的１９名学生全部保送到海西州民族师范学校委托代培。教

授蒙语文聘请的老师来自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学院、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１９９６年８月５日，为了

统一全县蒙文教学体系，县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民族教育

体制改革，决定扩大普及蒙古语文教学范围，即由原来的柯

生、赛尔龙两乡扩大到全县６乡，以副课方式从小学二年级

到六年级教授蒙文课程，全县统一于１９９７年第二学期开始

蒙古语文教学课程，后将授课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改为三年

级。虽然全县上下都在努力，但是蒙古语教育复兴的二十多

个春秋中，发展情况并不顺利，一度还出现生源中断的情况。

“缺少蒙古语言环境基础”，“学习蒙古语用处不大”，“就业

难”等问题导致生源减少，学生学习热情不高，一些教授蒙文

的老师不得已改行从事其它工作，蒙古语教学陷入困境。为

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从２０００年起县里规定小学每周３节

蒙文必修课，２００５年调整为每周２节蒙文必修课，蒙文学习

仍难以继续。

２００７年９月，笔者对河南县民族中学、赛尔龙乡小学、宁

木特乡小学、托叶玛乡小学蒙古语文教学进行调查，可以说，

蒙古语文的教学步履维艰。以民族中学为例，民中位于优干

宁镇西大街，成立于１９７６年，是一所九年制寄宿学校，建校

初期招收学生２４人，现今有２５个教学班，１１４３名学生，教职

员工８２名，开设有包括蒙文在内的１４门课程。１９９０年开始

招收蒙文初中班，教师３人，新生２０人。蒙文改为副课后以

大课堂的形式上，一周一节学习基本的日常用语，没有教材，

原有的蒙文老师过剩，有的调到其它单位，余下的三位老师

分别改教计算机、汉文及负责学校图书室。赛尔龙乡因为蒙

语基础较好，当年是最早开设蒙文班的一个乡，如今的办学

效果也不理想。仅一周一节课学习最简单的日常用语，使用

的教材是内蒙古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全

日制小学课本语文第一、二册，三位蒙文老师中有一位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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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汉文。托叶玛完全小学的三位蒙文老师中两个改教汉语，

一个改教英语。宁木特乡小学的蒙文课也只是学习简单的

对话，原来的三位蒙文教师一个改教数学，另外两名在其它

单位任职。在调查过程中，学生对蒙古语学习的反映是“难，

不好学”、“兴趣不大”。但也有一些蒙文老师认为，蒙文班的

授课还是有一些效果的，一些学生从刚开始的不懂蒙语，到

后来逐渐能用蒙语交流，还有个别的蒙文班学生考上了内蒙

古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学院。

表２：河南县民族中学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蒙文藏文班毕业生一览表

年份 在校生

初中

毕业生 考入中技

藏文班 蒙文班 藏文班 蒙文班

高中

毕业生 考入大学

１９９３　 １７０　 ３９　 １９　 ２

１９９４　 １７９　 ３１　 １　 １７　 １

１９９５　 １８２　 ２２　 ７　 ６　 １０　 １

１９９６　 １４８　 １８　 ３１　 １　 １０　 １

１９９７　 １７４　 ２１　 ２４　 １

１９９８　 １９３　 １９　 ８　 １　 ７

１９９９　 １６８　 １９　 ８　 ６　 ２　 ７　 １

２０００　 ２６２　 ２５　 ５　 ５　 ２

２００１　 ３１９　 ４７　 ４５

２００２　 ２５４　 ４４　 ５　 ４３　 ５

２００３　 ３７７　 ４７　 ４６

２００４　 ７６０　 ８４　 ８４

２００５　 ８８３　 ９３　 ９０

２００６　 １１４３　 １２２

　　资料来源：数据由河南县民族中学提供

　　从以上两个图表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民族中学蒙文班与

藏文班相比，蒙文班的学生明显很少，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之后

甚至没有学生，考上中专院校的更是极少数，而教授汉文为

主的完全中学的蒙古族学生则逐年递增。笔者也就河南县

蒙古语教学情况走访了一些相关人员。

访谈对象１：河南县前任县长Ｇ
学习蒙文的学校建的时候是我建的，最后把它放弃的也

是我。当时我是县长，老百姓有要求，政府实行的，当时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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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考虑好。时间过去了，实践当中看走了一个弯路。蒙古

语最后放弃的时候是个大讨论，各方代表都来，大家都认为

继续学蒙古语有没有必要，对社会进步、民族有没有好处，最

后大家认为从民族感情来看，很有必要，很好，但从现在面临

的趋势，面临的新事物来看，没有必要。后来慢慢放弃了，当

时我们组织上蒙古学校的学生，政府专门对他们安排了工

作，这是政府行为造成的，不是个人行为，以后就没继续办。

现在看一个是学习上的弯路，再一个娃娃们负担重，蒙语、藏

语、汉语、英语，从小要学四种语言，压力很大，四种语言同时

学，谁也跟不上，不懂吧都懂一点，懂吧没有一个特别懂。汉

语进来之前，藏语藏文是这里主要的语言文字，蒙语使用范

围窄，只能走出黄南（州）到海西（州），走出青海到内蒙。恢

复了一阵子，大家觉得不对劲，放弃了。

访谈对象２：河南县民族中学副校长Ｚ
河南县蒙古语的恢复首先在柯生乡、赛尔龙乡，他们群

众基础好一点，蒙话会说，但没学过蒙文，所以恢复起来困难

比较大。我们从外面请老师，毕业的蒙文班学生送到海西州

民师上高中，可是回来以后工作分配成问题。河南县虽然是

蒙古族自治县，现在用的都是藏文，回来后就业有很多困难，

哪个单位都不好接受，蒙文初中班就没办下去，主要是就业

问题。后来我们把蒙文用副课的形式上，虽然说是用副课

上，实际上就是取消了。我们现在课本也没有，以前上蒙文

课的老师现在就上个计算机，图书室当个管理员。他们汉文

藏文都不太好，我们也没办法安排，他们就给学生教口语。

现在学校有１６个班，安排两个老师简单讲讲口语，蒙文课现

在几乎可以说是取消了，说是要取消，也必须通过人代会，当

初办的时候就是通过人代会。前几年要取消人代会没通过，

部分代表认为蒙文不能取消，但是也办不下去。很多人认为

学学自己的语言有好处，就像我自己，以前上学的时候，人家

问你是什么民族，我说蒙古族，但不会说蒙话。他们说你算

什么蒙古族，连话都不会说。在会说蒙话会写蒙文的同胞跟

前，心里愧疚的很，自己不会说自己的语言，好像丢了身上最

宝贵最需要的东西。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觉得能真正恢复

蒙语对自己的民族确确实实是个光荣，做了一个大事情，但

是在办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学蒙文没有前途，所以很多

群众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蒙文班。我们也经常给学生

说，虽然蒙文是副课也要好好学，现在你们不知道，将来从河

南县出去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个东西的珍贵。但是目前就是

这样一个局面。

访谈对象３：赛尔龙乡小学副校长Ｇ
我是海西的蒙古族，１９６８年出生的，小学５年在海西都

兰县巴隆乡上，中学在都兰县民中，然后考入西北民院，１９９５
年西北民院蒙文专业毕业。毕业前我来过一次河南县，对县

上领导说毕业后想来这里，他们说行。我一句藏语不会，他

们说年轻人慢慢锻炼。那时候蒙文还在学，缺老师，毕业后

就直接过来了。刚开始在柯生乡完小任教，两年教学，两年

作教务主任，１９９９年调到赛尔龙任副校长一直到现在。以前

赛尔龙、柯生蒙文是主课，柯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全部是蒙

文班，赛尔龙是两个蒙文班。从１９８４年开始蒙文毕业的学

生大概有８０多个。当时邀请青海民院、西北民院毕业的到

这教蒙文，当时县上说一定要学蒙文，后来慢慢就不学了，蒙

文在全县改成副课后，一部分老师改行到别的单位，这不像

海西（州），虽然说是蒙古族，但学蒙文好像学别人的语言一

样。我们那（海西州）教学和这是不一样的，这吃力。比如教

个“山”，他们就死背，好像学外语一样。现在我懂一些藏文

了，上蒙文有的时候用藏语解释，还可以，但有的时候藏文我

不懂也没法解释。老是喊着上，效果还是不明显，学生的积

极性不高。不能怪他们，语言环境没有。我当时想河南县是

蒙古族自治县，我学的是蒙文专业，想把自己的语言用在自

己的民族上，用在蒙古族的教育上，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想法

过来的，但是失败了。我想蒙文重视可以慢慢来，长期下去

效果还是会有的。有的人说用处不大，但我想作为蒙古族，

作为蒙古族自治县，自己的语言最起码应该知道。学的多不

多那是另外一回事，多多少少语言应该知道。虽然目的没达

到，但这里对我们教蒙文的老师还是比较尊重，毕竟我们从

那么远的地方来的。河南县的蒙古族虽然不会说蒙语，但是

出去他们还是说自己是蒙古族，民族自尊心强。

访谈对象４：赛尔龙乡小学教师Ｌ
我９岁上赛尔龙小学，中学在河南县民中学蒙文，２２岁

海西民师中专蒙文专业毕业。２００１年来赛尔龙小学，２００４
年到２００６年在青海师大进修，来的时候蒙文已经取消，现在

教２到５年级的汉文，从事教学后没写过一个蒙文，感觉白

上了。现在这的蒙文课学最基本的日常用语，２、３、４年级学

蒙文１、２册。

我的父母不会说蒙语，６０岁以上会说蒙语的多。我跟藏

族打交道说是藏族，说蒙古族没有人相信。有的人以为父母

一个是藏族，一个是蒙古族。在县城里没有自卑感，但是出

河南县有自卑感。秋天的时候，一次西宁的蒙古族大学生过

节日，有的同学说“你们不是纯粹的蒙古族，不叫你们不好意

思，叫了你们来不来也是个问题”。我去了，那时候河南县的

学生有５０多个，参加的只有３个，他们啥都没说，反正没参

加。来的都是海西、内蒙的，那个节日上不会说蒙语的也有，

有人说我“是个蒙古族，学的是藏文，说的是藏语。”我也给他

们开了一个玩笑：“最起码我一点文字知道，你们除了汉文啥

也不知道，英语也说不上。”他们也就啥也没说，后来我也没

去，不好意思参加。我们师大班里藏族１２个，汉族６个，其

它都是河南县的。有的学了蒙文后悔，有的没学蒙文后悔。

我们是第一批蒙文专业毕业的，县里分配了工作，如果我没

学，现在可能没工作。

河南县蒙古族的语言学习呈现这样的变化，在早期初入

河曲以蒙语为主，后来逐渐转向藏语，现在的年轻一代出现

了以学习汉语为主的倾向。学校是语言教育的主要场所，究

竟河南县的教学应该以汉、藏、蒙哪种语言为主，大家也展开

了一场大讨论，县上的干部认为应该以汉文为主，否则时间

长了和外面的差距很大；基层代表认为以藏文为主，也有的

认为应该以蒙文为主。部分代表认为河南县的通用语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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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语和汉语，学习蒙古语文用处不大，没有出路，没有使用的

环境，就业成问题，不能只从民族感情出发，而学习汉语在就

业竞争中占有优势。比如在河南县考公务员，哪有考蒙古语

的？学了蒙古语的就吃亏。语言学的太多学生的负担重，应

该减轻学生的负担，掌握一到二门主要的语言就可以了。有

些则持相反观点，认为自己是蒙古族就应该有义务和权利学

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蒙古语的使用出

现断层，但仍然可以重新创造机会和条件学习普及，恢复和

发展蒙古语言文字是传承蒙古文化的重要方面，应该本着对

自己民族的热爱之情去积极做这件事情。

“在使用语言的选择时，人们面临着在感情上把它看作

是‘文化象征’和在理性上看作是‘交流工具’这样一种双重

性”。［６］河南蒙古语教育的失败在于蒙古族的生活环境、语言

环境的变化上，蒙古族生活的整个社会逐渐转型为藏族文化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蒙古语的社会功能萎缩，使用范围缩小。

“语言教育是语言继承和语言社会延续的重要手段，因而也

是文化继承和社会文化延续的重要手段。社会文化转型直

接影响并支配语言教育，语言教育和语言应用中出现的许多

问题，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７］

在当今社会，少数民族受到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政策的影响，学习汉语已经成为主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的使用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处于弱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

法律规定，只要本族群有要求，政府就应当以其文字为内容

开展双语教学，以该语言为主要教学语言，编印该文字的课

本教材。但是在实际调查中，少数民族学生上汉校的人数逐

年增多，这与民族语言使用范围的狭窄有一定关系，每年我

国有９９％的出版物是汉文，国外大量的著作也是译成汉文，

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信息量有限，如果不学习汉语这

门通用语言，就无法掌握最前沿的信息和资料。再者，国家

制定的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政策，也促使一部分学生去汉语

学校就学。一些少数民族很希望自己的子女学好本族语言

文字，但是考虑到孩子未来的发展机会，还是送孩子上汉语

学校，这也导致一些以学习民族语言为主的学校生源锐减，

甚至办不下去。青年一代民族语言文化的逐渐缺失，表现在

不会读写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使用也较薄弱，有的甚至根

本不会说，只习惯使用汉语文。

教育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民族

地区的教育承担着重要的功能，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平台，

从根本上说主要通过民族教育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

质。教育法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

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国家根据各

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

业。民族地区应很好地建立起民族教育主动适应民族地区

经济建设需要并为之服务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还要力求保

持和发展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他们享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

的权利，享有在本族聚居区实行自治的权利以及学习本族历

史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权利。虽然国家极力强调民族语言的

平等地位和作为学校教学语言的重要性，为了保护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也实行一些新的教学模式，如“双语”、“三语”教

学，但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在全世界语言发展的大趋势下，是从民族感情出发，还是

顺应语言发展的形势，已成为许多国家和民族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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